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Ｎｏｖ．２０１７

第６期　总第１３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６Ｓｅｒ．Ｎｏ．１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张珊珊（１９８２—），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研究。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论电影《萧红》的女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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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女性在文学艺术与影像声色中的被呈现方式，蕴含了丰富深刻的性别认同与文化意义。由霍建起执

导的电影《萧红》，以温暖炽烈、情怀丰沛的女性表达，再现了女作家萧红追求独立的传奇人生。影片的女性表达

从女性自我实现的追守、女性生存困境的呈现、女性情感状态的观照三个方面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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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作为一种叙述语言和大众文化，具有鲜

明的再现特征，“‘再现’表明电影影像和任何语

言作品一样，是一种建构，是对一个表面看起来

似乎是‘真实’的世界的‘再次呈现’，而不是一种

单纯的‘呈现’”［１］。女性在文学艺术与影像声色

中的被呈现方式，蕴含了丰富深刻的性别认同与

文化意义。长久以来，“电影的凝视是男性的，电

影以男性欲念建立叙事，赋予男性掌控的权力，

压抑女性，以物化的方式呈现女性”［２］（Ｐ８），“女性

形象只是充当这构成奇观、诱发欲望观看的视觉

动机”［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第一代女性主义

纪录片《长成女性》《简妮的简妮》《三面夏娃》和

《女人的电影》的问世，立足于性别立场表达批判

性思考的女性主义电影，在时光的流变中逐步改

写着一直被电影工业所压制的女性形象。男人

把自己归之于自我的范畴，而把女人建构成他者

的惯常性遭遇挑战，女性被拯救、被凝视、被欲

望、被塑造的客体身份不再理所当然，女性主体

的独立性日益明朗。这些亮点鲜明的女性电影

平静地颠覆着电影再现女性时的男权主导意识，

女性话语与再现的权力开始在电影场域作用于

女性存在的建构中。

“电影产生于意识形态与文化欲望之中，而

且会对两者进行反哺。”［４］由霍建起执导，２０１３年

上映的电影《萧红》以影像的方式叙述了民国著

名女作家萧红一生追求自由独立，半世历经流离

多舛的传奇人生。萧红先因父逼婚离家出走，后

因战火硝烟远离故乡。她一路辗转奔波于哈尔

滨、青岛、上海、临汾、西安、武汉、重庆，３１岁因病

在香港玉殒香消，留给世人《生死场》《呼兰河传》

《小城三月》等近百万字风格独特的小说、散文、

诗歌、戏剧等作品。在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之间，抛却影片商业化元素中可待推敲的某些虚

构情节，本文仅就影片基调而言，电影《萧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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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表达温暖炽烈，情怀丰沛。电影将那个文艺

的、倔强的、寂寞的、抗争的萧红绽放在光影的回

眸中，她的精神、她的往事、她的气质，她独特的

生命历程都带有鲜明的性别标记，电影的视线结

构不再是男性角色和男性观众凝视女性角色的

结构，女性也不再被作为欲望客体建构于影片

中。正如本片导演霍建起所说：“我不愿意拍得

过于写实，像雕塑一样，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视

角。”“电影的功能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萧红。了

解萧红后，有欲望、冲动去看她的作品。”“通过

《萧红》，我想让大家看到那个传统、保守、男权主

义的时代竟然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女子。”［５］

一、女性自我实现的追守

萧红是一位真正走上社会，追赶甚至超越了

她所生存的时代潮流的新女性。正如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白薇、谢冰莹所走过的创

作道路一样，她们共同拥有许多走出“铁屋子”的

经历、话题，对于身为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平社会

待遇，也都有切肤之痛。与其他吃着“五四”新文

化运动乳汁长大的青年男女一样，这些女作家都

有过逃婚、摆脱封建家庭独自到社会上闯荡的经

历。她们始终沿着独立自由的个性解放道路，不

断前行。作为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而走

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这种开窗的意义对

她们而言无疑更为现实。获得社会工作、经济独

立等一系列与现代女性相配套的待遇，仍然是现

代女性热切希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些进步

男性所期待的新文化运动的旨归。然而在“重男

轻女”积习深厚的父权制社会，萧红所面临的还

是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女

性从父权制家庭出走，又被逼回家的境遇，萧红

都曾经历过。

影片中抗婚到北平读书的萧红最终接受了

找寻她而来的包办未婚夫汪恩甲的帮助，因为对

方答应她可以继续读书。那一年，萧红二十岁。

在一个动荡年代，汪恩甲忤逆家人寻她而来，倾

尽所能解她经济困窘，支持她最爱的上学读书，

尽管对方未必出于懂得或欣赏萧红才情的真心，

但客观上这些付出足够感动与打动一颗初入社

会闯荡的单纯落难少女的心。他们的情感纠葛，

有着命运的无奈，也有一些感动的甘愿，而非简

单的资源互换。后来汪家人断了汪恩甲的经济

来源，两人被迫回到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住了

大半年。怀有身孕的萧红在经济极端窘迫的境

遇中，依然坚持读书写作，不曾放弃精神独立的

追求，不肯回家妥协。她的作品更是伴随着她每

一处漂泊的足迹，落地开花。无论环境多么艰难

恶劣，她都未改初心，直至在文学雄心未竟的“身

先死，不甘，不甘”的遗憾中，结束了寻找自我与

归依的半世飘零。影片中萧红说：“《王阿嫂的

死》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小说。从那以后，再也没

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的写作，无论是痛苦还是忧

伤，贫困还是战争，甚至死亡。”

对于萧红来说，她一直有着非常清晰坚定的

精神追求与理想信仰，那就是写作。无论遭遇怎

样的人生变故，情感沉浮，身体创伤，饥饿贫穷，

她写作的精神花火一直激情燃烧，绚美绽放。这

份坚毅的守持彰显了女作家萧红独立丰盈的精

神人格。她的作品中那些冷静清醒的文字，冲出

藩篱的执着渴念，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直面

生死的无畏勇气，都标识了其写作的鲜明个人风

格。她拒绝套路，反对模式，不近腔调，其所经历

过的人生苦乐悲欢都化为文字融入作品，她的文

字自由无伪，章法随性而出，似乎没有规矩，而深

处则有爱欲的流盼。她的文字极为感性，生活片

断的捕捉灵光闪烁，有情绪的涌浪。那些流离失

所、痛彻心扉、食不果腹、孤立无援的苦楚，都沁

润在文字中。萧红这些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的

生存体验，成为其作品里最生动的篇章。与其说

那是创作出来的文章，不如说那是从心底流淌出

来的记忆，萧红“这个被传奇化的人物，是民国文

坛的异类，没有大家闺秀之色，也非大学里的文

雅的女子。她的身世颇为普通，又经历了无数次

的坎坷。但其汩汩流淌的情感之潮，在灰色的寂

静里泛出光亮。完全是天籁般的声音，纯粹而悠

扬，带着野草的香气和松林的野味，飘散在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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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这个沾着泥土气的女子，穿过污浊的沟

壑，从没有笑的原野走过，从欧罗巴的咖啡馆前

走过，以自然的谈吐，述说着离奇的故事”［６］。

影片以倒叙和插叙的镜语讲述了萧红的生

命段落，并通过人物的服饰加以表现。有萧红经

济拮据时的单一落魄，有境遇好转时的得体光

鲜。值得注意的是，萧红衣着的得体光鲜开始是

因为富足家庭的供养，之后是包办未婚夫的接

济，最后是作品得到认可后的稿费版权收入。萧

红如逆行精灵般一路野蛮生长，非常自觉地作为

女人来写作，并让写作成为谋生的资本，逐渐摆

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成为独立的主体。萧红的

一生都在追求、践行着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

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尽管这是一段当代女性

依然在路上的蜿蜒征程。

二、女性生存困境的呈现

“由于原始和文明的世界都是男性的世界，

文化所形成的关于女性的观念也同样是男性设

计出来的。我们所知的妇女的形象是由男性创

造出来，并为适应他们的需要而改变的……男性

已经把他自己确立为人类的标准、主体和所指，

相对于男性，女性是‘他者’或异类。”［２］（Ｐ３０）

新文化的现代教育，为曾经被禁锢了几千年

的中国女性打开了外面世界的窗口，使她们看到

了前面似乎有条新生路，可以尝试着走出家庭强

加给她的旧式婚姻。新文化运动透露出的信息

是，女性可以走出封建家庭，进而选择自己喜欢

的丈夫和独立的职业。女性要独立于社会的呼

声，对萧红这批在哈尔滨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

来说，既是时尚风潮，也是需要突破的自身困境。

萧红是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悬念中，冲破黑暗

见到光明的那一位。但在寻找独立的社会地位

的过程中，她也直面了社会现实对女性的不公

平，也品尝到经济不独立的女性陷入社会底层的

黑暗生活。

影片中，经济窘迫、基本生活空无保障的萧

红被迫接受了汪恩甲的援助，辗转回到哈尔滨

后，由于没钱交房租，萧红被作为人质关在旅馆

的阁楼，若不还钱就被卖往“妓院”。彼时的萧红

怀着身孕，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面对着未婚先

孕，未婚夫不知所踪的残酷现实，这种境遇对于

动荡年代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女而言委实绝望而

恐怖。影片中，萧红将刚出世的孩子送人抚养，

甚至没敢多看一眼。这一方面是经济条件无力

抚养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有着萧红内心的抗

拒，她的理想信念还未实现，只能前进，无法后

退。一个正在读书的女孩突然做了母亲，两个人

的故事，却只能由女性承担后果，并饱受孕育之

苦。送走孩子并非绝情，谁说这不是在抵制一场

悲剧宿命的轮回。萧红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并不

亲密，而她的第一次怀孕又落难于生死一线，无

疑让初为人母的萧红身心饱受煎熬，体验到更多

的伤痛、恐惧与无助，而很难有生命诞生的欣喜。

这份生命体验在她的作品《弃儿》中可见一斑：

“一个肚子凸得像馒头般的、简直像被盆子扣到

肚皮上的女人，眼如黯淡的黑炭，什么都没有，没

有钱，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朋友，不知道要走

到哪里去，也不管走到何处她都‘带着’她的大肚

子。”［７］“落难的母亲和仍未出世的孩子一样双双

孤立无助……弃儿不只是腹中的孩子，也是母亲

的隐喻。”［８］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境遇下，选择给孩

子找一个有生活保障的家，而非勉为其难地做一

个无法保护孩子的母亲，或许这才是真正对孩子

负责任的选择。并且这个选择与遇见谁没有关

系，这只是一个最恰合当时实际的一位母亲理性

的决定。影片中萧红拒绝了收养人留给她的钱，

嘱咐把钱留给孩子用，说明萧红所做的这一切并

非为了自己。

对于女性来说，职业往往是在家庭中获得与

男性平等地位的唯一途径。直到现在，女性的社

会化依然面临与男性的残酷竞争，性别歧视依然

存在。孕育之苦与生产之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的生育风险也是女性不可回避的天然存在。与

男性共同参与社会竞争面临的残酷性和复杂性，

促使大部分知识女性退回到传统男权中心体制

规约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价值框架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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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女性生存的轻松模式，结婚“相夫教子”，甚至

去充当二房、姨太太的依附生活，延续了传统中

国男人“娶妻纳妾”的婚姻型制。我们无意于评

判任何一种选择，只要选择本身是自由的，过程

是甘愿的，目的是明确的。而萧红的选择，在她

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一个非常前卫、冒险、艰难的

模式。

三、女性情感状态的观照

影片通过平静而张扬的揭示人物情感状态

的方式来贴近人物，坎坷的情感历程在萧红的人

生中亦是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当社会对妇女

极少过问时，每一个妇女都只有去听自己的声

音，以便在这个变迁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她必须

从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出发，为自己规划出一个新

的生活蓝图，把爱情、孩子和家庭这些以往限定

女性的因素与面向未来、目标远大的工作协调起

来。”［９］（Ｐ３５２）萧红首先是确立自己不依附任何人、

独立生存的社会地位。于是，在大多数知识女性

选择了婚姻模式经营小家庭的时候，萧红作为知

识分子女性，不可避免地为冲出铁屋子，走出父

权制家庭，在社会上闯荡受尽苦难，她自身也为

此遭遇种种无可名状的痛苦困境，来为接受新式

教育却无法独立养活自己的女性寻找答案，进而

探寻解决办法。与萧军在一起后，萧红度过了一

段安稳的创作时光。这份情感历程，有过幸福恩

爱、琴瑟和鸣，也有过脆弱无助、伤心彷徨，而每

一次的情感变化，萧红都是以一种独立女性的姿

态来勇敢面对。萧红一直把自己与对方当作平

等的个体去经营自己的感情，所以她是拒绝被定

义、被塑造的，她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应对

情感中出现的问题，但她不会无视或逃避矛盾，

尽管她是一位情感挚烈、细腻敏感的女性。在一

个“妇女们没有自我个性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

才使得性、爱情、婚姻以及孩子好像是她们生活

中唯一的，根本的事实”［９］（Ｐ３８１）的年代，萧红一步

步地实践着自我超越，她的惊世骇俗曾被世人误

读也就不足为怪了。

萧红与萧军的感情是电影中一段浓墨重彩

的华章。她在人生最黑暗的绝境与萧军初遇，是

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萧军为萧红的才华所吸引，

他说：“你是我见过女人中最有才华的，你不会死

的，因为你遇到了我。”两个志趣相投、彼此欣赏

的青年男女就这样相爱了，他们如一对相见恨晚

的灵魂伴侣，度过了一段幸福流溢的时光。影片

对这段情感的表达是非常浪漫化、梦幻化的，他

们一度穷得睡觉没有铺盖，于是漫天飞雪充当了

爱情的见证；他们穷得买不起食物，但面包蘸盐

巴他们也能品尝出蜜月的甘甜，他们贫穷而快

乐，清苦而诗意。当爱火渐熄，浓情蜜意的感情

遭遇危机时，心痛的萧红并没有无序失控，他们

之间有真实冷静的对话，也有萧红远去日本留给

彼此空间处理情感的问题。当所有的努力依然

回不到从前时，萧红选择了忍痛离开。她对在这

次感情变故中受到伤害的女性，亦是同情的心疼

的，没有迁怒与怨怼。她以自尊、成熟、冷静、理

性的姿态，考量了自己的感情，并选择依然相信

爱情。倾慕萧红已久的端木蕻良给了她人生中

第一场婚礼，电影中萧红说：“他给我想要的，疼

爱、理解、注视、专一、轻声说话，我要的不多！”男

人给了女人他能给的全部，只是在命运的无常面

前，人性是复杂的，全部是有限的。电影采用倒

叙开篇，战火中破碎的香港，床榻上重病的萧红，

营造了全片悲情苍凉的情感氛围。影片借骆宾

基之口评价了感情中的萧红：“她是一种很强大

的真实，她裸露着，不是身体，而是灵魂。她用她

的全力去爱，她的爱，让她爱的男人，变得强大起

来，骄傲起来，随心所欲起来。然后，她第一个被

伤害。她的强大，让男人下手很重，其实，她是很

疼的。所以，她不停地写作。寂寞和抚慰都来自

写作。”与其他大家闺秀出身的知识女性善于在

社交朋友圈左右逢源地周旋不同，萧红天生的赤

子之心和悲悯情怀，使其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对

随处可见的黑暗浑浊无法释怀，她的作品中有许

多揭示社会体制的不公平和人性幽暗的内容，时

至今日依然有警示的意义。

一部电影或许说不尽萧红激荡坎坷却又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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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光芒的一生，但它却通过聚焦这样一位优秀女

作家，以光影的形式再现银幕，表达对她的尊重

与欣赏。影片由点到面，推而演之，进而让我们

思考到传统中国文化对女性的束缚，由女性之间

的互为牵涉和截然相反的价值冲突，进而指涉出

中国知识女性在社会上获得经济独立与精神独

立的步履维艰。此外，电影承续了霍建起导演一

贯的诗画电影风格，唯美浪漫，开阔浩荡。清雅

怀旧的色调，悠远舒缓的配乐，优美精良的构图，

赋予影片女性表达以形式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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